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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二回  鬍鬚離嘴頓變青年　姬妾感恩免傷粉面鬍鬚離嘴頓變青年　姬妾感恩免傷粉面

　　可怪鬍鬚亂若麻，如何妄想貌如花？　　而今一旦連根拔，痛定應知轉念差。

　　卻說文龍見了錢自命滿臉鬍鬚，甚是討厭，便有心將他算計。不期眾姬妾到來揭開轎簾後，忽地跌跌撞撞地望後倒退，大叫起

來，說有妖怪來了。文龍倒吃一驚，仔細一想，方知自己是個男子，故此她們著驚，卻也並不則聲，靜悄悄的看她們怎樣。這裡錢

自命不知就裡，見自己姬妾們著慌，只當轎中真有什麼奇形怪狀的妖怪在內，不覺也吃一驚，即忙將身立起走至轎邊，定睛一看，

卻見有一標緻書生在內。

　　這叫做不看猶可，一看了時，頓時氣得鬍鬚更加直豎，大喝道：「你是何方光棍，冒充聞家小姐到來，莫非真是妖怪不成？快

把娶新的人去喚進來，待我問他。」左右的侍婢剛欲出去，早聽見文龍哈哈大笑，自己走出轎來對著錢自命舉手道：「錢兄既然立

意著人請俺到來，如何見了俺的面時，反要動怒？只是你這面貌生得甚是討厭，俺卻不喜歡你。幸喜有這許多美姬可以代俺解悶，

如今俺既來了，你這烏龜可以滾出去了。」說畢便走至上面，在錢自命方才吃酒時坐的位子內朝南坐下。見那現成的酒席甚是豐

盛，暗暗地念動真言，將手向左右一招，對著他的眾姬妾笑道：「你們且來侍酒，休要理這烏龜。」卻也奇怪，這些婦女猶如奉了

將軍令的一般，俱各走將攏來，默默地坐在兩旁。

　　原來文龍用的法術名為指揮法，故能指揮如意。文龍又故意笑迷迷地將眾姬妾一個個地細看，極口稱贊。真把錢自命氣得個要

死，大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何處妖人，竟敢如此無禮，快叫獨角獸，將他擒下送官究辦！」說畢便摩拳擦掌地搶將上來，想要把

他先打幾下出氣。不意方才走至文龍跟前，早被文龍用手一指道：「與俺站住，不准亂動。」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那錢自命的兩隻

手早已不由自主地猶如釘定一般，一步也不能移動。心中更覺火發，無可奈何，只得破口大罵，又高聲喝叫。此時獨角獸退至外

面，剛欲吃酒，忽聽得錢自命在裡面大喝。即忙帶領著眾打手重復趕將進來，先在外廊下站定一看，見上面坐著一個面生的人，眾

姨娘又均在左右陪著，錢自命反站在中間。大家正不解是何緣故，忽又聽得那面生的人喝道：「與俺跪下，不許開口！」只見錢自

命果然聽他說話，一言不發，而立即跪下。

　　獨角獸大疑，不覺想要進去問個明白，卻見錢自命這般光景，不知那個面生的究竟是個何等樣人，因此不敢進去，只得同著眾

打手站在那裡觀看。停了一回，又見那個面生的人笑嘻嘻說道：「眾位美人不必驚慌，看今日承你們大爺請來，也算與你們眾位有

緣。可各敬俺美酒一杯，休得辜負你家大爺盛意。」只見那些姨娘雖不開口，恰各立起身來，將自己所吃的酒鐘內殘酒倒去，挨次

取壺在手，滿滿地斟上幾杯，一齊走至面生人跟前送上。那面生人便笑了一笑道：「生受你們了。」卻並不用手來接，就在眾姨娘

手中將嘴湊上去，挨次吃個罄盡。連聲贊道：「好酒好酒！」復又說道：「你們且各坐下，如有會唱曲的揀幾個好的唱與俺聽。」

又指著錢自命道：「待俺停回把他換個好面龐兒，讓你們快快活活的受用，也算今日俺到此作成你們一場。」獨角獸在廊下聽了這

些說話，真個一些不懂。

　　正在納悶之際，見裡面幾個姨娘早已將壁上懸的各種樂器取將下來，吹的吹彈的彈，唱的唱歌的歌，一片悠揚悠揚的聲音，高

下疾徐連綿不斷。獨角獸暨一眾打手雖在錢府多時，恰從沒有見過這般樂趣，一時竟忘其所以，均各側耳靜聽。究竟獨角獸乖覺，

聽了一回，忽然想著了一椿事情，即忙留神向眾姨娘隊裡注目細看。但見各位姨娘或是以前出錢買來的，或是以前用強搶來的，均

曾見過幾次，有些認得。惟今日娶來的那位聞家小姐，影兒都沒有。心中便不覺躇躊起來，卻又總想不出是何緣故。正在為難之

際，忽又見面生的人笑道：「你們唱得辛若了，且各賜酒一杯，潤潤嬌喉，然後再唱不遲。」又見那些姨娘將酒挨次吃了，仍是唱

得非常熱鬧。唱了一回，那面生的人又說道：「不必唱了，且各舞與俺看！」又見那些會舞的姨娘，均出席舞將起來。舞到入妙之

時，面生人又來喝住了，笑說道：「俺承你家主人請來飲酒，又承你們各位清歌妙舞，俺也算領他的盛情了。只是他這相貌生得實

在可厭，今見你們歌舞，他猶自氣忿忿地對俺看著，可知他心中不知怎樣地恨著俺呢。如今你們也不要愛惜於他，待俺著實收拾收

拾，或者將來可以痛改前非，不致再亂搶人家的女子。」

　　這樣幾句說話，獨角獸在廊下聽得甚是清楚，不覺暗暗吃驚，想了一回，猛然省悟道：「是了是了，怪道方才到聞家去搶親，

甚是容易。想來定然是他改扮的。只是他方才上轎的時還是女裝，怎麼此刻並沒有女子的衣服看見，這卻有些奇怪！道是看他面

貌，實與方才所見的無異，不過聲音之中好象有些不像。想是他會法術的，所以有這肝膽？豈不聞俗語說的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

麼？幸虧是俺知機沒有用強去搶，不然恐怕先要吃個大虧。俺想我們大爺平日何等凶狠，怎麼今日見了他時，說跪便跪，而且被他

將姨娘們戲虐，竟是默默地不發一言？想來內中定有蹊蹺。俺如今且不要管他，只作沒有進來，且在此悄悄的看他一回，如果真有

什麼法術，俺也犯不著去替大爺出力，只索一溜煙地逃去，便是俺的造化。」想到這裡，忽又聽見裡面大聲說道：「你這惡霸聽

者，俺此來本待取你的狗命，只是你這些姬妾在俺跟前卻沒有一毫失禮之處，俺心中倒覺有些不忍。如今只算看她們的分上，權且

饒你，但是不與你一些痛苦，你也不曉得俺的手段。你住在此間，卻與雙龍山相近，你可知雙龍山的寨主董天林如此英雄，不肖俺

們多費氣力，尚死在俺們手中。你的筋骨可還及得他的結實麼？」

　　這幾句話不打緊，直把個獨角獸嚇得一身冷汗，想道：「日間俺卻恍恍惚惚聽得董天林的擂台被幾個書生形狀的劍仙打掉，以

致董天林死得甚慘，俺還不甚深信，如今看起來，莫非就是這幾個人路過此間，曉得有搶親的事情，故此用計冒充聞家小姐到來，

與俺家作對的？若照如此看來，今日俺家大爺倒大大的有些不妙了，這便怎麼辦呢？」想至此間，即欲退出去取些東西逃遁，又因

平日間錢自命待他不薄，只得勉強站住，且待看個下落再走不遲。因此便也索性凝眸望裡細視。哪裡曉得他在廊下凝眸之間，裡面

就早已發作的了。

　　原來文龍把幾句話說完之後，即回顧兩面他的姬妾，指著錢自命笑道：「你看他的鬍子這等可厭，你們且各下去，先把那右首

的鬍子拔去一半，看他怎樣？」那些姬妾竟不由自主地下來了兩個，一個將錢自命的頭頸抱住，一個把錢自命的鬍鬚亂拔了一回，

早已先把長的鬍鬚竟拔去無數。即有那猩紅的鮮血從一根根的鬍鬚孔中冒出，直流下來。此時錢自命被文龍用法制住，心中雖甚明

白，只是不能開口，又被自己的姬妾將嘴上鬍鬚亂拔，意欲擺脫身子，卻不能動得分毫。故痛到極處唯有一哼而已。約拔有二三十

根的光景，文龍又另對兩個婦人笑道：「她兩個辛苦了，你兩個下去替替她這兩個的力。」獨角獸在外看得清楚，顯然又是兩個姨

娘走至錢自命身邊，先前兩個姨娘便釋手退去，她兩個也照前兩個樣子，一個把頸一個拔須，不論長短，把那右邊的鬍子頃刻之間

盡行拔得精光。那錢自命仍不過哼了幾聲。文龍又把手一招，叫她兩個住手，望下細細對錢自命一看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你今日方

知拔毛的痛苦，你可曾想想自己把人家的輕年閨女搶來，也不管人家受得受不得，便要橫七豎八的亂搠，那痛苦想要比你加倍呢。

俺今兒也算替你幾位姨娘泄泄往日的冤氣，但是你的鬍鬚去了一邊，剩了一邊，似乎更不好看。倒不如今兒一總與你收拾乾淨，讓

你做個顯影少年，將來也好見俺的大情。」說畢復又指看四個未曾動手過的姬妾說道：「他這左邊的鬍子就勞你們四位與他去掉了

吧，也免你們將後說俺有甚偏向之處。」那四個姬妾便就趕過去，把錢自命按住輪流地亂拔。錢自命只是睜著眼睛亂哼，這叫做算

他平日的報應，故今日吃這苦了，不在小處，幸虧此刻是二三根一拔的，不似方才一根一根地細拔，故雖是疼痛，還覺比方才好忍

受些。拔到其間，約剩有一十餘根，文龍方喝道：「你們且各住手，把餘剩的幾根給他留下，做個記號吧！」那四個姬妾方才停

手，仍舊呆呆地坐下兩旁。

　　還有幾個丫環卻早被文龍的定身法定住，故亦只是呆著不能動移半步。此時獨角獸在外看見錢自命這等形狀，知道不好，剛欲

轉身走出，忽見屋上似有一個人影相仿，在上面來回亂晃起來。還認作自己眼花，後來定睛累看，果見確有一個人站在屋樑左右望



下看視。惟月色朦朧，看不出是甚等樣人。轉覺得自己有些心驚肉跳，知道不可久留，即忙悄悄地望外走出，走至自己房內，取些

銀兩塞在懷中，又收拾幾件衣服，打一個小小包裹背在肩上，卻並不說與眾人知道，一溜煙地出門而去。直要到後來投入島寇營

中，方與文龍等會面，做出許多的事情來。此是後話，現在且不必提他。再說文龍見錢自命的鬍鬚只剩一邊，又且稀落得可笑，頦

下還有淋淋漓漓的鮮血流下，知道他今日已經吃盡苦頭了，便將劍訣煞住，把一盅殘酒取過，暗暗的畫一道符彔在內，命一個姬妾

將去灌在錢自命口裡。錢自命吃了這一杯酒之後，方覺身子活動，只是兩邊須孔些痛疼，腳下異常麻木，一時站不起來。只得爬伏

在地偷眼把文龍細看。見自己的姬妾兀是坐在文龍兩邊，每人接著一杯酒在那裡吃喝。原來這幾杯酒都有符彔在內，故此各各姬妾

下肚之後，頓時覺得心中明白。一見與一個陌生的人一同吃酒，錢自命卻跪在地下，便不覺滿臉飛紅，立起身來想要望裡逃走。忽

然耳邊聽得颼的一聲，似有人聲從高跳下的聲響。連忙回頭一看，只見又有一個少年，同著座著的人差不多年紀，手持寶劍從天井

中直躥進來，喝道：「賢弟好快樂呵，怎麼也不與俺說聲便私自的來了？你今日處治惡霸的法果然好頑，愚兄直在佩服。」

　　看官們可曉得這個突如其來的究竟是個何等樣人？原來說出來，仍是大家曉得的。這個人便是沈楚材大爺，可不是大家認得的

麼？然而其中還有一個漏洞，就是上回所說的張文龍從飯店中出來的時候，楚材早經睡覺，沒有一個人曉得，怎麼現在會得突然到

來，豈不是一個極大的漏洞麼？這卻有個緣故，待做書的寫將出來，看官們自然明白。原來楚材同文龍在飯店中吃酒之時，聽得有

這件事情，便不覺怒髮衝冠，想要立刻趕出去，將惡霸殺卻。後來因見文龍再四地向店小二盤問，知道他必要私自前出，故此假作

困倦，故意說要早睡。及至上牀之後，又假作呼聲。文龍當他真已睡著，遂悄悄地起來躥房躍脊的出去，那裡曉得楚材早已留心，

因恐怕他闖出禍來，亦即起身取了寶劍悄悄地跟著文龍，也是躥房躍脊緊緊地隨在後面。文龍到聞家的時節，他就站在房上觀看，

等文龍走往裡面講話，他就跳下房來站在文龍所站之地方，向裡竊聽。所以許多說話他均聽得清楚。後來獨角獸打門進來，他已閃

在旁邊，故獨角獸等一行人均沒有看見他。直等那文龍上轎之後，他方遠遠地跟隨下去，所以文龍到惡露家中，所有的事情他都件

件看見，想文龍果然有趣，頑得實在好看，不覺暗暗好笑。後來又見文龍把劍訣煞住，知道戲文已完，便就飄身下來躥入內堂。

　　當下文龍見了，連忙立起笑道：「哥哥來得正好，前面的事小弟已經做完，後面的事卻要煩大哥的了。」楚材本欲把錢自命良

言勸戒，使他改惡從善，因見錢自命的相貌卑鄙，知非可以好言勸得醒的。況又吃了文龍這般苦子，定然不肯干休。除非把他著實

的恐嚇一回，日後他有些畏懼，不敢再去胡為。因此定了主意，故意地便對文龍說道：「這些些的小事何難處置？只須把他殺卻，

除這一方之害，便是俺們行俠仗義的行徑，何必擔擱工夫，去細細地開導於他？況愚兄帶得寶劍在此，就此把他開發了，豈不省許

多唇舌麼？」說畢這句話時，便把手中寶劍當地一聲擲在桌上說道：「還是賢弟動手，還是愚兄動手，聽憑吩咐。」文龍明知楚材

用計，便亦順口說道：「這廝果然可殺，就請大哥辛苦吧！」錢自命跪在下面，方覺醒省，又見一個執著明晃晃的寶劍進來，本已

嚇得滿身發抖，不敢仰視。此時忽然聽見竟要將他斬首，便更覺慌張起來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小人今日冒犯俠士，已經自知其錯，方

才已蒙賜過刑罰的了。此時小人也不敢說別的，只求二位高抬貴手，饒恕小人性命，予小人以自新之路。小人即當痛改前非，決不

再蹈前轍！」說罷又連連磕頭，苦苦哀求。

　　楚材見他這般光景似已悔悟，便漸漸地收威，坐下問道：「你果然還要這性命麼？」錢自命哭道：「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

惜命？只求二位劍下超生，便是小人的重生父母了。」文龍笑道：「你此刻既然害怕，何以平日敢做這橫行不法的事？」錢自命又

磕頭道：「皆因平日未聞教訓，所以愚昧至此。今已明白，務求饒恕。」楚材道：「也罷，你既這般說法，想已知悔，俺現有三事

與你相約，你若永遠遵行，便是你的使宜。若有半句更改，哼哼！那時俺再來取你性命！」錢自命道：「只求吩咐，決不有違。」

楚材道：「俺這三事卻不是強人所難，你且聽了。一不准恃勢欺人，二不准強搶女子，三不准忌恨聞家，使人前去報復。若能依得

就好饒你。」

　　錢自命諾諾連聲道：「遵命！」楚材又道：「若然俺下次再過這裡，聞得你再有什麼不法之事，俺也不再與你言語計較，只將

你的首級暗地取去就是了。」錢自命又連連磕頭道：「自今以後小人決不再犯，前來只在家中閉戶讀書，巴圖上進，若然不依今日

之言，下次聽憑處治便了。」楚材道：「這便才是！」因順手將寶劍取在手中，把桌子的角砍下一隻來擲與他看道：「你的頭顱可

有桌子這般結實？俺今日不過留個樣子與你看看，改過不改過，任你自去轉念便了。」說畢便與文龍說道：「俺們就此去吧！」文

龍答應著，一齊走至天井中。

　　錢自命只得勉強立起來相送，還覺得嘴上疼痛不止。哪裡曉得剛才將身立起，走至窗邊，只聽得颼颼地兩聲，兩個人已上屋而

去。頃刻之間便不見了。錢自命這一嚇更非小可，想著他們兩位來去如風，若然暗地到來，我也不能曉得。不要真個被他們把首級

割去。自今以後倒要刻刻留心了。但不知聞家如何去請這兩個人到來，替他出頭，也算聞家有福氣的了。此刻只索把這娶聞家小姐

的一個念頭，一筆圈去。想畢正欲回身進去，把自己的那些姬妾喚來問問，只見廊下有十幾人均一齊走過來跪下磕頭道：「大爺受

驚了，請早些安置吧！」錢自命一見這些人不覺心頭火發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叫你們去娶聞家的小姐，倒去娶了一個凶狠的

男子來，累我大爺受氣不必說，到了性命呼吸之時，又不來替我出力，不知要你們何用！」眾人齊應道：「娶這男子來卻不關小的

們之事，都是獨老大不好，信了他家詭計，以致弄得這般顛倒。至於小的們方才並不是不敢進來，只因看見大爺尚且被他制伏，何

況小的們有何力量去對得過他？況末後又有一個持劍的到來，更是怕人，小的們倘然進來相救，或者大爺反被他們傷了性命，豈非

倒是小的們的不是呢！」

　　原來錢自命本來膂力超群，精於拳棒，故人皆以兩頭龍稱之。近因把酒色淘虛了身子，稍覺不能如前。若論這幾個手下的亡

命，本則不是他的對手，惟獨角獸的本領較他稍勝，所以眾人把這些話說上。當下錢自命聽了，覺得他們所說的話甚是有理。正在

沉吟之際，忽然想起獨角獸這個人來，便道：「我竟昏了，幾乎忘卻獨角獸到哪裡去了。怎麼此間不來見我？」眾人道：「本來他

還在這裡與小的們站著一處觀看，此刻一回兒竟不知他到哪裡去了。」錢自命道：「快去把他喚來，我有說話。」內中一個人連忙

出去尋找，不期尋半日，非但獨角獸的影兒都沒有，連獨角獸房裡的東西都少了一大半。知道不妙，即忙趕至門前去問，管門的說

道：「曾見他肩上背了些些東西，出門而去，不知何往。」因此那人只得返身進來，據實稟明。錢自命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他既逃

去，就罷了。此後我也用不著他了。」又對眾人道：「我大爺目下要痛改前非，你們這班人可以無須用著。如今各與你們大錢一

串，均各回去另尋主顧，不要在這裡亂鬧了。」眾人見他如此決絕，知道不能挽回，無奈時候已是不早，出去無處擔擱，只得苦求

住過一夜，明日准行。錢自命見他們如此，又因平日間把他們為心腹之人，不好過卻，只得允准。到明日領了錢文，各各趕奔前

程，自不必說。

　　只說錢自命當晚走進裡面，見了眾姬妾，想著她們方才拔須的形景，不覺滿面羞慚，不好意思去問。只得搭著她們說些自己悔

過的話。又取鏡子一照，那毛孔中的血還在涔涔的流下。最難看的是幾根不三不四餘剩的鬍鬚。因此索性叫人把來剃去，平日亦絕

不出門，僅守著這些現在的姬妾過活，倒甚安閒快樂。這些鎮上的人多日沒有見他的面，大家傳為奇事。直到後來被家人們將聞家

搶小姐以及被俠士用法把鬍鬚拔掉的話漏泄出來，大家方得知道他不敢出門的緣故。大家又取笑了幾日，把這件事當作新聞一般處

處傳說，這且不必提他。

　　再說文龍同著楚材一路從屋上出來，躍過莊河，施展夜行的功夫，直望聞家而來，甚是快捷。不到一刻時候，已離聞家不遠。

正在行走之間，忽然聽得耳後呼地一聲，鼻中聞著一陣腥羶之氣，直觸腦門。連忙抬頭觀看，只見一道黑煙從半空中如飛鳥一般的

過去。黑煙之中，隱隱有無數東西在內。要知這道黑煙的究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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